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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启俊

在我刚记事的时候，生产队
里没有队房，晚上经常在我家开
会。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仍然残
存着那些几近消逝的记忆碎片：
昏暗的煤油灯光，浓烈的旱烟味
道，还有那一张张黝黑而纯真的
脸庞⋯⋯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在
会议上人们憧憬和描绘未来美好
生活的那句顺口溜：“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有一天散会后，我问
母亲电话是什么东西？母亲无奈
地回答说，她也没有见过电话，听
见过的人说，就是把两个电话机
用一根铁丝串连起来，几百里之
外可以相互通话。听了母亲似懂
非懂的这番话，我的幻觉中似乎
领悟到电话的真实模型，又模糊
地意识到它距离我们还很遥远。

没过几年，从县城到公社开
通了一条电话线。那条笔直的电
话线，横穿过我们上小学的乡村
便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电话
线，一根接着一根的松木电线杆，
不远不近地竖立在广阔的田野
上，电线杆的顶端悬挂着一条一
眼望不到头的电话线。顽皮任性
是孩童的天性，每当我们上学路
过这里时，常常从地上顺手捡起
坚硬的土坷垃，瞄着电线杆上的
小白瓷帽乱打一顿，互相比赛看
谁打得准。过了不长时间，那条
小路两旁电话线上的白瓷帽就被
打得遍体鳞伤了。

有一年春天，我们村里来了
一位驻村干部，听大人们说是一
位级别很高的领导干部，要在村
里蹲点住上一年半载。很快从公
社到村里开通了一条电话专用
线。那条电话线刚好跨越我家屋
顶的上空，钻入了附近的邻居家
里。有一天，好奇心驱使我偷偷
地扒开那个干部住所的门缝，看
到房子的地面上新添了一张办公
桌，桌子上摆放着一个状如豆腐
块大小的黑颜色的小方盒，盒子
上带有一个摇把，那条电话线和
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我揣测，
这可能就是母亲说的那种电话
机。但是，我又不敢相信自己的

判断。因为在我的幻想王国中，
一直以为几百里远能够听到说话
声音的电话机，里边一定能够装
得下一个人。万万没有想到，眼
前的它却是如此的小巧玲珑。

时隔几年，生产大队也装上
了电话。然而，在记忆中我一直
无缘亲自拨打过电话。直到上世
纪 70 年初，我参军当上了通信
兵，才聆听到电话机里那清晰的
话语声，也明白了从声波转化为
电波、再由电波还原为声波的奥
秘。

伴 随 着 大 容 量 电 缆 线 和 程
控交换机的广泛应用，自动电话
机 逐 渐 替 代 了 老 旧 的 电 话 机 。
于是，那种使用过多年的带摇把
的电话机，在我的视野中无声无
息地消失了。用自动电话机拨
打市内电话，不用再通过话务员
接转，打电话自然比原先方便多
了。但是，拨打长途电话时，还
要经过一个个中介，通话的距离
越远，接转起来越费周折。有时
接通一个长途电话，要耗费好长
时间。

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到北京
出差，给家里打电话要到西长安
街邮电大楼去办理。那里的一楼
营业大厅里安装了一排小木屋，
就算是相互隔离的电话厅。打电
话时要到前台登记预约，如同在
医院门诊大厅等候就诊一样，人
们坐在几排长椅子上耐心等待叫
号。当点到自己的姓名时，鱼贯
而入进到那个只能容纳一个人的
狭小空间，用最简洁的语言说完
自己想要说的话。原因是这样做
既省时间又节约电话费用。

上世纪 90 年代前后，从首都
北京到大西北铺设了一条光缆线
路。随着这条电信高速公路的开
通和不断升级，电话线路的传输
能力成百上千倍地增长。从那以
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城里人的
家庭普遍安装了电话，打长途电
话也和市内电话一样方便自如。

就是在有线电话脱胎换骨的
那个年代，市面上悄然出现了一
种无线移动电话。也许是因为它
的价格昂贵，挂在腰间又能显示
主人的身份，人们给它取名为“大
哥大”。使用这种电话不再受电

线的困扰，在特定的范围内，随时
随地可以拨打电话。出乎预料的
是，这个粗笨的家伙好景不长，我
只是在指挥一次大型公益活动中
体验过它的便捷，还没有来得及
配带就失之交臂了。

取代“大哥大”的是以数字通
信技术为载体的手机。记得我使
用的第一部手机是摩托罗拉，接
下来的是诺基亚、三星、苹果、华
为等一系列的品牌。二十多年
来，在技术创新的强力推动下，手
机产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更新换
代令人应接不暇。成本和价格的
直线下沉，使手机成为寻常百姓
的新宠。借助网络平台的日臻完
善和自身功能的快速刷新，手机
不再局限于打电话，语音之外的
功能日益增多，几乎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须臾不可离身的工具。这
一切就好像充满魔力的神话世
界，传说中的顺风耳、千里眼等不
可想象的奇迹，在这历史长河的
一瞬间变成了现实。

要知道，一部小小手机的背
后 ，有 高 端 集 成 电 路 、云 计 算 、
大 数 据 、移 动 互 联 等 现 代 信 息
技术的支撑。这里正在上演着
一部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历史大
剧 ，剧 情 中 既 有 一 个 个 创 新 突
破 的 惊 喜 ，又 有 一 串 串 惨 烈 竞
争 的 悲 壮 故 事 。 在 暗 流 涌 动 、
云 谲 波 诡 的 市 场 大 潮 中 ，中 国
的 手 机 产 业 由 跟 跑 、并 跑 到 领
跑 ，不 仅 跻 身 于 国 际 大 品 牌 的
前 列 ，而 且 将 要 引 领 新 一 代 通
信技术的风潮。

前不久，我在一家博物馆里
参观，猛然发现那种黑色的摇把
电话机。在琳琅满目的众多文物
中，这部被时光打磨得蓬头垢面
的电话机又醒目又亲切。当年这
个曾经让我不可思议的神器，现
在已经成为下一代人陌生的历史
文物。我不由自主地在那里伫立
了许久，仿佛是一个梦游者，耳畔
回响起童年时代我向母亲发问时
的声音，眼前回放着一幕幕近几
十年来祖国通信事业日新月异发
展的场景。

又见摇把电话机

□刘建华

满洲里就像天边的云，总感
觉离得我太远，和其他的城市一
样，不过异乡罢了。然而，这朵云
也会倏忽而来，不由分说令你前
去，一头扎进满洲里的怀抱，满是
异域风情，满是蓝天白云，满是辽
阔大地，满是热情似火，满是无边
挂牵！

带着锡盟大草原肥美绿茵的
清香，迈开柳兰花瘦劲有力的脚
步，咂吧着手扒肉鲜嫩悠长的滋
味，极不寻常地实现了与满洲里
40 多年一遇的亲密接触。

满 洲 里 的 建 筑 物 是 边 城 多
元文化长年融汇的结果。在城
市建筑布局的设计上，处处可见
管理者的用心。既有汉族现代
化居住主体建筑，又有蒙古族传
统文化空间，更有俄罗斯族哥特
式娱乐场所。尤其是或尖顶或
圆顶或平顶的光彩夺目的俄罗
斯建筑物，是吸引不同民族不同
文化人群的磁石。远赴异国他
乡的俄罗斯商人找到了家的极
致温暖，接踵而至的内地游客找
到了异域的不尽活力，笑迎国内
外人群的边城人找到了历史坐
标上的无限荣光。边城是东亚
大窗口，联通中俄蒙及欧洲国家
的商贸往來，正是因为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人们的和睦
相 处 、世 代 绵 延 ，同 呼 吸 、共 命
运 ，才 确 保 了 这 个 大 窗 口 的 安
静、有序与祥和。我无惧坦露自
己的无知，第一次知道了一个叫
套娃的俄罗斯艺术品。用椴木
做成的娃娃，一个套一个，一层
套一层。当你把美轮美奂的大
娃打开时，一个同样美轮美奂的
小娃跳入你的眼帘。这些大小
不一、笑逐颜开、充满生机的男
娃女娃朝你跑来，讲述他们憋了
很 久 很 久 的 新 发 现 与 老 故 事 。
我 仿 佛 看 到 了 我 9 岁 的 儿 子 顽
顽在朝我奔来，告诉我他在大连

踢球时那段激情似火的美好光
阴。我静静地踱入了套娃广场，
深深地潜入了套娃腹地，慢慢地
迷失了基本认知。周遭的西方
人 物 名 画 ，脚 下 的 俄 式 金 边 瓷
砖，头上的盘旋深邃穹顶，迎面
的异域金发蓝眼，让我瞬间切换
于宾馆、教堂、剧院等不同的社
会空间中，吮吸着前所未有的生
命精华。

满洲里的云天是边城特殊气
候年年协商的结果。满洲里是中
温带大陆性草原气候，冬季寒冷
漫长，夏季温凉短促，似乎没有柔
情似水的春天，也没有温情脉脉
的秋天。人们裹着肥厚衣服历经
7 个月的供暖后，才可以让空气
和阳光与自己肌肤相亲，这种相
亲是纯洁无邪的，是情深意长的，
是饥渴难耐的。这个时候，唯有
辽阔的蓝天，唯有悠悠的白云，唯
有历历的晴天，才能匹配并满足
这种纯洁无邪、情深意长与饥渴
难耐。这个时候，天边的鸿雁来
了，他们带来了亲人、爱人与友人
的牵挂与祝福。在蔚蓝的天空
里，在洁白的云朵里，在柔软的北
风里，鸿雁用他们艺术的翅膀，精
心绘制出世间万象。时而是一家
人畅享天伦之乐的“人闲桂花落”
岁月，时而是一对恋人耳鬓厮磨
的“两情若在久长时”朝暮，时而
是一群朋友久别相逢的“天涯若
比邻”时光。这个时候，我来了，
来的是如此的不经意，如此的陌
生，如此的匆促。在边城最好的
时代里，在边城最好的季节里，在
边城最好的云天里，我，一个陌生
的研究者，来寻找一个陌生的研
究对象，认识了一群陌生的从业
者。一两天的来回，几千公里的
穿行，结识了一拨一见如故的朋
友。恰似那天边的惊鸿一瞥，但
却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刻在蓝天
上，透入白云中。我希冀着我的
儿子，能承继这辽阔的友情，拓展
出蓝天白云般的亲情与爱情。

满洲里的热情是边城各族人

民初心不变的结果。边城是呼伦
贝尔大草原的腹地，写边城，不能
不写这里的草原，不能不写这里
的人。边城的草确乎没有锡林郭
勒大草原那般肥美、那般丰沛、那
般婀娜，但他却是如此的温暖、如
此的坚强，如此的雄壮。在夕照
金光的映衬下，边城草原洋溢出
无边的大气与豪迈，这种大气与
豪迈沿着地平线急速奔驰，晕染
了俄蒙边界，击中了俄蒙两国人
民友谊的心弦，奏响了中俄蒙人
民友好交往、和睦相处、共同繁荣
的时代高歌。我站在金色的草原
上，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品味着金
色的人生。友人用他专业并高超
的摄影技术，为我留下了“乱云飞
渡仍从容”的伟岸形象，也让我从
此对边城留下了“念兹在兹”的无
穷思念。边城人民的热情在饭桌
上达到无可替代的高潮，满桌尽
是绿色尽是生态，草原上自己种
的瓜果蔬菜端上来了，草原上自
己养的鸡鸭鹅端上来了，草原上
自己养的“手扒羊肉”端上来了，
满嘴的青菜香满嘴的肉鲜味，沿
着我的味蕾，沿着我的气管，沿着
我的食道，沿着我的血管，无比温
和地让我融化了。融化在边城
的 美 食 中 ，融 化 在 边 城 的 云 天
中，融化在边城人民只有初心没
有尽头的热情中。音乐响起来
了，满洲里日报的李总和赵主任
为我们奉献出草原上最美的歌
声。《陪你一起看草原》《父亲的
草原母亲的河》《鸿雁》等经典旋
律缓缓响起，我不可自拔地走心
了。熊熊燃烧的篝火中，我真切
地看见了边城的本色：边城不仅
很努力，而且不孤独，他是各国
人民往来的枢纽，他是蓝天白云
金色草原的圣土，他是孤独者向
往的精神家园，他是永不沾边的

“边城”⋯⋯

边城满洲里

□张明淑

老莫，我的夫君，转眼间你离开七年
了！请原谅我今天才写此文：因为七年
来，你的去世一直是我的心痛，让我不敢
面对也不敢触碰！都说婚姻有七年之痒，
那丧偶也是不是有七年之痛？七年前，你
从发病到走短暂到只有一个半月，如五雷
轰顶，打击得我都崩溃了：我自我封闭，不
吃不喝，还出现了幻听，大脑一片空白，只盘
旋着一个声音——他怎么扔下我走了？！没
有了你，我的人生失去了意义，我的心灵一
片黯淡，再也看不到光明和希望⋯⋯

七年来，我时常边流泪边告诫自己
要坚强，我像一只独角兽，与遭遇到的所
有艰难困苦搏斗，那种孤立无援、不知所
措，生怕有闪失的恐惧和痛苦，如黑云般
笼罩了我，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终于时
光流逝，扫除了阴霾！在七年之际，可以
告慰你的全是高兴的事⋯⋯

首先是你念念不忘的出文集的事：
你走后，怀着一定要给你出文集的信念，
我支撑起病体，几次回内蒙古，到处奔
波，承蒙各级领导和朋友、同仁的多方协
助，终于完成你的遗愿，出版了《齐·莫尔
根文集》四卷本，不光有平装本，还有你
生前最喜欢的精装本！当我把文集供在
你安息的上海青浦报国寺功德楼里时，
冥冥之中，我甚至感觉到了你的欣喜！

第二件事，是你的另一个遗愿：设立
基金。资助城市学蒙古语的孩子，这件关
乎民族情怀的大爱之事，恕我无力而为
了！但你的小儿子海阳他懂你、敬你，自
告奋勇地表示由他来完成！我已来呼市，
着手准备工作：我首选了你的母校——呼
市蒙古族学校，那里有从牧区来的贫困
学生需要资助。

最后一件告慰你的事是：你一直愧
疚，并在临终前还说对不起我，没能够买
个房子让我有个窝。现在，老房子动迁，
不久之后，法院就将判下来了。

还有你的亲朋好友，我每次回呼市
都代表你去看望他们的，你放心吧，他们
都健康安好。

老莫，我的夫君，你离开我时，我 61
岁，相伴了 42 年！我 16 岁认识你，18 岁
嫁给你，又从江西转插到内蒙古，你的善
良、正直以及才华，让我无比敬仰。我们
三观相合、志同道合，日子虽清贫但我觉
得很幸福！1975 年，父亲退休让我顶替
回上海，你当时很高兴，说机不可失，时
不再来，劝我办离婚，并把孩子留下。当

时海蒙 5 岁，我 24 岁，你说我要嫁人，拖
个孩子很不利，但我没听你的，选择了留
下——因为善良的我不忍心你和孩子失
去我！此举让我在内蒙古多呆了 31 年，
直到 2006 年退休才回到故乡，但我无怨
无悔。因为这段岁月，我们将两个儿子
培养成才——一个考上上海交通大学，
一个考上上海外国语大学，我也通过自
身努力考上大学，当了一名编辑，并用我的
专业知识辅佐你的文学事业，做到了绿叶
扶红花。你获奖无数，创作上硕果累累，是
1990年第一批评上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我的辛劳和付出得到你的赞扬，
临走还不忘夸我是伟大的母亲，家里的功
臣⋯⋯这让我倍感欣慰。其实，你不用感
谢我的，因为我们彼此都付出了无私和
爱！但唯一让我委屈而不解的是：我做了
这么多，又做得这么好，你说过要白头到老
的，为什么言而无信，半路扔下我走了？

七年了，我以为我可以走出丧夫之
痛了，但此时此刻写此文，我仍然泪流满
面，心如刀绞——共同生活 42 年，以往
的苦难全不记得了，埋在心灵深处，此刻
在脑海中如钻石般闪烁的全是往昔爱的
碎片：每当我想家了，你会踮记起脚尖跳
芭蕾舞，惟妙惟肖的，逗得我破涕为笑；
每当你忧郁时，我会用口琴吹奏蒙古族
歌曲《诺吉雅》《黑缎子坎肩》，让你听了
释怀；还有五台山钻佛母洞的惊险；北戴
河着泳装，浪漫地手拉手奔向大海的灿
烂的笑容；四月份没了暖气，寒冷的晚
上，你用体温捂热我的被窝，然后才回自
己的睡房；苦日子时，一碗难得的烩菜中
有肉，你总是挑出来让我吃，说我在长身
体，要加营养⋯⋯润物细无声，如此的贴
心事很多，以致我回忆越多，哀伤越多！

记不得谁说的，如果你生命里最爱
你的那个人不见了，别哭，他一定会用某
种特别的方式陪着你呢！那么等新房装
修好了，我把你的书和文集都摆进去，你
快回家吧——有书、有妻子、有个窝一直
是你的梦想！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
老莫，我的夫君，你虽走了七年，但

从未离我而去！你依然驻足在我的心
中，直到我与你团聚的那一天⋯⋯

我的快乐就是想你！我的痛苦亦是
想你！

你在天国安息吧！

七年之祭

□关福财

独钓浮名的垂柳在岁月的两岸婆娑
袅娜。对于生长无法抉择的荷花，舞动
高洁引渡水面迷失的云霞。

污浊潜入水的内部，水的无奈或许
是上善的无奈，然而那一朵朵芳荷却是
水托举的清波。

在满池错落有致的荷花面前，排列
的文字无论如何干净整齐都会显得单薄
而笨拙。

在花言草语泛滥的季节，荷花暗守
饱满的缄默。悄悄地绽放，静静地思索，
风在轻轻地翻阅荷花洇染出的淡雅的超
脱。

一只蜻蜓不知修炼了多少年，能够
久久地稳立荷尖，抵御岸边五彩斑斓的
诱惑。这只蜻蜓是坐在荷花上写诗的
人。

荷花一池醉举清风

我和我的祖国

塞外诗境

且听风吟

私语茶舍

□刘瑶琚

蒙古包开始透出温暖的光
马头琴奏起悠扬低沉的旋律
奶茶奶酒烤肉的香味飘散草原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聚在篝火旁载歌载舞
草原又迎来自己的夜晚

白色的哈达祝愿人们幸福平安
一首敖包相会继续着人生不老的主题
草原人们的豪爽与热情
让人胸怀顿开
大碗酒，大块肉
高歌，尽舞
让人忘了世间所有的烦恼

午夜来临，人们尽兴酣睡
喧闹一天的草原也渐渐安静下来
一个人披着厚衣，走出蒙古包
感受草原夜晚的另一种美——静美
天深蓝 深蓝得广博
地暗绿 暗绿得辽阔
身在其中，心也宽敞

抬眼处天空如同辽阔的蓝线绒上
镶嵌着无数颗熠熠发光的宝石
地面上一片暗绿
极目远眺处，天地连成一线

没有月亮的晚上
密布的繁星牵着思绪
欲将满腹情感寄予指端
以天空或草原为笺吧
此刻只抒写出广博、深邃、宁静

草原的夜晚

散
文

诗

荷塘小景 周文静 摄

秋景（组诗）

□戈三同

当最后一枚叶子，从树上
摇晃着落下来。一棵落净叶子的大树
两耳就清净了
仿佛一座教堂，把风悄然关在门外

头羊

那个隐匿草丛
举着相机咔嚓的游客
让安静吃草的羊，抬起一脸茫然
一只蓄着长须
酋长一样率众的头羊
是最先被触怒的
当它携群羊，移步山的那一面
回头像甩来
一座阻挡的山岗

打草人

当钐刀，掠过这个黄昏
草，已经把锋利的边刃，吃掉了
无边的空旷，草香四溢
仿佛，是那只草尖上突然掉下的蚂蚱
一脚，把秋天蹬扣的
夕阳下，打草人像最后一棵
不肯倒下的草，摇晃着
弯下去又立起来

虫鸣

相对于一棵，担当的树
虫子们，好像除了爬
除了露头或藏匿
即使停下来，也百无聊赖的样子
我看见，当一股秋风
经过一棵树，在两枚叶子之间
翻了翻身，却是虫鸣
一把按住的

一只独行的羊

一只羊，很温顺的样子
沿季节的边缘，逐草而行
迎面的风，是暖暖的
它扬起脖子凝望的眼神
也是暖暖的
当四蹄收拢，它的舌头
就是另一片草场
错动的嘴巴，像安装了马达
弥漫的草香，是一口一口酿造出来的
如果在冬天，如果下雪了
它会变得又白又胖
像一座白色小屋，拱起在地平线上
而在黑夜，它的眼睛也亮着
因为它的内心，有一盏灯
神一样居住


